
A 32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文匯副刊

秦俑「醫生」：平凡中尋快樂

秦俑最初製作時都是通體彩繪，但
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由於
陪葬坑曾遭受火燒、洪水等破壞而塌
陷，陶俑出土時已支離破碎，彩繪大
多脫落。如何保護陶俑身上殘存的珍
貴彩繪，再現陶俑昔日的風姿，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修復人員像悉心
的醫生，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劉江衛是土生土長的臨潼人，他第

一次與秦陵結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
初，當時銅車馬剛從秦陵出土，父親
便帶 他前去參觀。他怎麼也沒有想
到，那一次會面便讓他與秦陵結下了
永久的緣分。如今，他已經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工作了22個年頭，成為了
一名資深的文物修復師。
22年來，劉江衛曾參與兵馬俑一號

坑、百戲俑坑文物的現場保護修復工
作，現在承擔 陶質彩繪文物保護國
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部分項目的執行。談及文物修
復工作，劉江衛說，這份工作很平凡，但也給自己帶
來了很多快樂。「修復保護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近距
離細緻地觀察文物的精美紋飾，還可以通過一些推斷
與秦俑『對話』，外人可能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劉江衛表示，剛開始從事文物修復工作時還感覺新

鮮，但時間長了，不斷重複工作也會覺得枯燥，這便
需要修復師耐心和細心。經過兩千多年的歲月變遷，
陶俑身上殘存的彩繪有機層已經老化，顏料層中黏合
材料的老化或流失，導致有機層與陶體之間、彩繪各
層之間、顏料顆粒之間的黏合力變得極為脆弱，特別
是生漆層，對失水環境非常敏感。在乾燥過程中漆層
會劇烈收縮，引起漆層起翹捲曲，造成彩繪與陶體的
脫離。因此，彩繪出土後的及時保護尤為重要。「文
物身上的彩繪都是非常珍貴的，現場發掘時，我們這
些保護修復人員心裡也很 急，生怕損失一點。」

大氣不敢出保遺跡完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容波告訴記者，尤其
是現場脆弱遺跡的提取，更需要細緻工作。由於秦陵
遺址接地氣，灰塵、氣體、顆粒物等都不可控，一些
精美遺跡要完整保護起來非常難。有時候面對那些脆
弱遺跡，他們甚至連大氣都不敢出，生怕對遺跡造成
破壞。
劉江衛告訴記者，當看到一堆破爛陶片經過修復變

成完整的陶俑站立起來的時候，特別有成就感和幸福
感，但文物修復也有非常艱苦的時候。他憶起一次修
復陶馬的過程，當時要進入馬體腔修復，進去工作了
一早上，由於空間有限，裡面特別悶，而且還有大量
酒精等化學物品，出來就覺得頭暈目眩。「頸椎病也
是我們這個群體的職業病，經常一趴在那兒修復就是
四五個小時，特別累。」劉江衛說。
文物保護部主任夏寅將他們的工作形象地比喻為文

物醫生。「我們這裡和醫院一樣，有病理科、手術外
科、環境監控室，病理科分析文物的病害，手術外科
對文物進行修復，環境監控室則是在適宜的環境中存
放文物。」
夏寅表示，文物保護修復實際上是在做逆自然而動

的工作，文物最終和人一樣，
必將消亡，文保修復人員所做
的工作就是在搶救文物，讓文
物的生命能夠盡量延長，讓今
人通過文物更好地了解古人的
社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
一座天然的文物寶庫，能在這
裡工作，保護秦俑，和秦俑對
話，這是一件平凡枯燥卻又快
樂幸福的事情。」夏寅說。

秦俑修復成全國示範

「文物修復保護的最大樂趣

就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出土
狀況，」博物院總工程師周
鐵表示，在博物館工作的31
年間，印象最深的是銅車馬
的修復。當時，銅車馬佈滿
銅 、變形嚴重，白馬上的
彩繪面臨脫落，對銅車馬的
保護涉及彩繪、焊接、黏接
等多種材料的運用，通過艱
難的技術攻關，最終一號銅
車馬耗時2年，二號銅車馬
耗時1年多完成修復，其中
焊接主要採用手工焊接。
經過數十年的文物保護修

復實踐，周鐵對文物修復有
了更深的理解，他告訴記
者，黏接劑的使用必須是
「可再處理」的，也就是具
備「可逆性」，不會對文物
本身造成二次傷害。隨 修
復技術專業化，修復中使用

的膠黏劑等工具會越來越接近文物本身。陶俑彩繪保
護曾經是全國性的難題，經過秦俑修復團隊多年的努
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總結出來一套完整的陶俑保
護修復規程，按照規程，陶俑的保護修復最多可達20
個步驟，在文物天然條件較好的情況下，最少也有14
個步驟。現在，這裡已經成為陶製彩繪文物保護的國
家級基地，負責制定全國性的陶製彩繪保護標準，今
後將成為全國性的技術示範中心、資料中心和科學標
本中心。

秦俑「公安」：
挖寶不興奮「破案」才激動

「考古工作就像公安破案一樣，是一個探索、研究
的過程，我們最關心的是這個現象是怎麼形成的。」
1989年，申茂盛從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來到秦始
皇留下的這片遺址，度過了他最美好的青春時光，
「剛來的時候這裡連宿舍都沒有，就住在附近農民家
裡，二號坑當時還只是待發掘的一片樹林。」

在博物館工作20多年來，申茂盛跟兵馬俑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對每個兵馬俑的姿態、面部造型以及鎧

甲、鞋都都像朋友一樣非常熟悉，看到仿製的兵馬俑

一眼就知道哪兒有問題。」然而，談及第一次挖到兵

馬俑的感覺時，申茂盛卻沒有人們想像的激動，他

說，最興奮的時刻往往是在「破案」之時。在這個

「破案」的過程中，雖然枯燥，但也樂在其中。申茂

盛說，比如正發掘時突然出現一片土和其他的不一

樣，含 沙子，就會急切地找出範圍，分析是人為的

還是自然的，逐步排查其原因，「對每個現象都要刨

根問底。」
申茂盛舉例說，一號坑發掘時有很多奇怪的現象，

有的俑頭找不到了，有的俑頭與俑身相距十幾米遠，
有的兵馬俑手中拿的武器不見了，只剩下大量箭頭，
考古人員因此判斷在俑坑修建不久時，這裡曾進來過
人，結合火燒遺跡可以判斷來人曾放火燒過俑坑，並
且打碎了很多俑，最後拿走了武器，而破壞者很可能
就是項羽。
現任考古隊副隊長的申茂盛每天都會到兵馬俑一號

坑去查看考古情況，一號坑是所有遊客到秦始皇陵博
物院參觀的第一站，也是最早的秦俑展示大廳，每日
遊人如織，「展廳內現場考古難免會受遊客影響，過
去經常有遊客喊 讓考古人員抬個頭照個相啥的。」
申茂盛笑 說，現在遊客素質提高了，很少有了。不
過為了減少干擾，對新出土需要修復的秦俑都會選擇
在晚上將其搬運出坑。
兵馬俑有沒有出土時就是整個的呢？「一號坑秦俑

99%都是碎片，需要拼圖和整理，每個俑都需要經過
考古人員拼接，經常是一個厘米一個厘米地清理，大
氣都不敢出。」申茂盛說，考古發掘是個慢活，有時
一天只能拼三四片，而幾乎所有的俑出土時多少都有
彩繪，需要格外細心。

當人們對秦俑考古工作者的淡定從容難以
理解時，負責秦陵考古的張衛星給出了答
案：「考古發掘不能局限於挖寶，主要在於
解決學術問題。」這位鄭州大學博士、秦漢
考古專家認為，考古是非常理性的工作，需
竭力抑制「挖寶」心態，所有工作只是遺址
宏大結構中的一部分，所有發掘出來的東西
都是新的，任何一個陪葬坑都會被放大到對
陵墓的認識上，而不會就事論事。「可能是
發現的寶貝太多了，所以沒有特別興奮的感
覺。」張衛星笑 說，搞考古的人寫不了小說，因為現實的工作
已經磨滅了想像空間。
張衛星1995年剛到秦俑博物館工作就參與了兵馬俑二號坑等重

要發掘，現在全面負責秦始皇陵園的考古。「考古是復原人類社
會的過程，呈現人類發展規律，目的是為現實服務。」張衛星對
考古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考古工作意義非凡，可激發民族自
豪感，增強民族認同感，對考古工作者來說，更重要的是一項社
會責任。「我上大學時考古是冷門專業，等同於艱苦的田野工作
和枯燥的實驗室工作，如今隨 社會對文化的重視而受到關注，
感到很欣慰。」張衛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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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兵馬俑世人皆知，一個個栩栩

如生的陶俑無數次將人們帶回兩千多年前的秦朝，遐想無限。

然而，當人們看到一個個威武站立的兵馬俑時，卻不曾了解，秦

俑出土時99%都是碎片。從考古人員到修復人員，在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有一群專業的工作人員，他們扮演 秦俑的醫生、公安、朋

友等多重角色，正是他們的艱辛付出，才讓秦始皇帝的「衛兵」再現

了昔日風采。近日，本報記者深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實地採訪秦俑背

後的工作人員，了解他們鮮為人知的酸甜苦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張仕珍　圖：熊曉芳、張仕珍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長田靜是最早關
注秦俑藝術與表情的專家之一。「秦兵馬
俑首先是雕塑作品，具有藝術美感，於是
就注意到了最直觀的秦俑表情」。田靜說，
秦俑雕塑之美，跟同時期的希臘、羅馬雕
塑相比，最大的特點是「真」，通過秦俑豐
富的表情便可得知，它不像漢唐時期表情
雷同的陪葬俑，可以斷定，秦俑絕不是簡單地用模子做的，每一
個俑都是一個個匠人精雕細刻的傑作，這其中必然融入了製作者
的思想感情。
研究秦兵馬俑多年來，田靜就像是秦俑的一位忠實朋友，她時

常會暢想，這個匠人在製作陶俑時一定在想像秦代軍人是什麼形
象，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是高興的還是悲傷的？因此，由這些
匠人製作出來的秦俑表情裡也蘊含了豐富的故事：有的是剛上戰
場的年輕士兵，還不明白戰爭的殘酷，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非常
新鮮，表情中洋溢 青春的朝氣；有的視死如歸，表現出勇敢剛
毅的性格特徵；有的身經百戰，表現出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還
有的表情麻木，初看有些呆呆的，好像沒睡醒的樣子。總之，不
同的性格都表現在秦俑的臉上。
1990年，田靜寫了第一篇研究論文《秦俑雕塑與秦人的悲劇意

識》，將秦俑坑中的武士看成活生生的人進行對話和分析。「如果
是一個哭 的人，塑不出一張笑臉，而且這個軍陣題材也要求它
必須是很嚴肅的，以體現統治者的統一思想。」田靜說，觀察了
很多，大部分俑在剛強和堅毅的外表之下有 悲傷的情感，有的
是淡淡的憂傷，有的是深深的絕望和麻木。她表示，秦朝統一以
後，要在很短的時間完成制度建設，要統一人們的思想，統一度
量衡等，對此，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統治者必須採用高
壓政策，才能實現思想統一，於是就制定嚴酷的法律，以確保政
令措施的實施。流傳千年的民間小說《孟姜女哭長城》就是對秦
王朝殘暴統治的控訴，當時人們的不滿、壓抑、悲哀成為主流情
緒，不僅在秦俑的面部表情上有反映，而且在秦簡中也有文字記
載。
由秦俑表情開始，田靜沉浸在與秦俑更深入的對話中，隨後又

整理和研究秦俑學、秦文
化目錄資料，逐漸擴展到
秦漢史、藝術史等領域，
「下一步將研究秦始皇帝陵
及其建制、寢陵制度、喪
葬觀念等，這些都是開創
性的，在中國古代帝王陵
墓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
地位。」

理性考古 助解學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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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總工程師周鐵

■張衛星在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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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靜在新加坡秦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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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靜在新加坡秦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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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靜在新加坡秦俑

展開幕式上接受媒體

採訪

■考古隊副隊長申茂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護修復

部副研究員劉江衛

■工作人員正在

拼接秦俑。

■修復完成的彩陶御手俑。

■田靜在新加坡秦俑

展開幕式上接受媒體

採訪

■美國加州一名教師與新出

土的百戲俑共演「騎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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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俑
背
後
的
人 秦俑「朋友」：

透過表情與其對話

■工作人員為秦

俑做繪彩保護


